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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媒介的“驿壁” :精神交往与地理想象

文远竹　 沈亚圆

摘要:作为一种“地方性媒介”或“地理媒介” ,驿壁是借助中国古代强大的驿传系统而

衍生的独特媒介形式,是公共性、地方性的意见表达场所。 驿壁传播是独具中国文化特色

的传播现象,唐诗宋词依托驿壁而流传四方。 驿壁也是古代文人精神交往的媒介,他们在

这里实现跨越时空的对话与交流。 在驿壁之上出现了“媒介—人—地理”的互动与重合,驿
壁让成千上万的陌生人在不同时空完成一种共同阅读的“仪式” ,形成新的共识感,构建起

一块充满文化元素和心理期待的想象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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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报刊等大众传播不发达的古代中国,驿传系统(又称邮驿系统)是官方设置的交通形式,是官

吏、文人、将士、商贾等的集散地。 西周时期驿传系统已初具规模,直到清代末年,在古代中国绵延二

千多年的驿传系统才逐渐被西方近代化的交通、电报、邮政所取代。 此前学界对于驿传系统的传播

功能有大量的论述,还有不少专著问世。 如李彬的《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一书中辟有一章《邸院与

驿传》论述唐代驿传系统的传播功能。[1] 与驿传系统密切相关的驿壁,是指驿站、驿馆、传舍、邮亭等

的墙壁、廊柱、诗板,是文字书写和信息传播的载体。 驿壁上发表和传播的信息内容也包括少量的图

像符号,由于流传下来的极少,本文主要讨论驿壁上的文字信息。 驿壁常常带有后来“语录墙” “宣

传栏” “黑板报” “留言板”等信息发布的功能。 1992 年,考古工作者发掘敦煌悬泉置汉代驿所遗迹,
出土了驿壁题记《四时月令诏条》 。 这篇用墨汁写在墙上的文字是西汉元始五年(公元 5 年)太皇太

后发布的诏书,内容是强调“以时禁发” “用养结合”为原则的自然资源开发和生态保护。[2] 这是迄今

为止见到的年代最为久远的驿壁文书。 《太平御览》引《风俗通》称:“光武中兴以来,五曹诏书题乡

亭壁,岁辅(补)正多有阙谬。” [3] 由此可见,早在汉代,驿壁就已经成为政府发布政令等官方信息的

载体。 汉唐以降,这种政令发布的方式因其便捷性和有效性一直沿用。 驿壁成为中国古代政治传播

的一种重要媒介。 此前学者对这一方面的论述较多,如孙朋朋从历史学的角度分析了宋元时期粉壁

社会功能的演变[4] ,粉壁与驿壁都是经过粉刷处理后可用于书写的墙壁,广义的粉壁包括驿壁;徐燕

斌、杨军分别从法律传播史的角度探讨了粉壁作为汉、唐、宋几代法律文书“布之于民”的形式之一及

其相关特征[5-7] 。 这些研究涉及驿壁,但没有将带有民间性的驿壁与通常在衙署、闹市等处发布政

令、张贴榜文的粉壁进行区分。 本文拟从媒介地理学的研究视角出发,聚焦于围绕驿壁展开的意见

流布、文化传播、精神交往和因空间流动而带来的地理想象。
20 世纪末开始兴起的媒介地理学,是媒体研究与文化研究、新文化地理学研究相结合产生的一

门交叉学科,“一方面,不同的地理环境对媒介的形态与个性有着深刻的影响,另一方面,媒介凭借其

对地理的命名与叙述,使真实地理的呈现充满了想象与虚构。” [8] 媒介地理学强调地理空间与文化生



产的关系以及人类同媒介、地理的互动,这为窥探驿壁这一古代中国独特传播媒介的全新视角。

一、社会交流空间:意见的流布与地方感的涌现

驿壁除了履行一部分粉壁、榜文等承担的官方政令发布职能外,还因其自身地理位置的独特性,
成为士人群体品评时事的重要渠道,形成与政令传布相对的下情上达的传播回路。 例如,晚唐孙樵

的名篇《书褒城驿壁》就是一篇针砭时弊的时评。 元末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记载,元朝顺帝至

元年间(公元 1335—1340 年) ,太师伯颜专权自恣,贪财枉法。 后来失势后,被贬南恩州阳春县,在途

中病死于江西龙兴路,寄棺驿站。 有人在驿壁上题诗:“百千万定(锭)犹嫌少,垛积金银北斗边。 可

惜太师无运智,不将些子到黄泉。” [9] 这则打油诗表达的是老百姓对权臣伯颜贪得无厌的讽刺。 该书

还记载不少士子因驿壁题诗“发牢骚” 而被“系于狱” 的故事。 大约编纂于宋理宗景定年间(公元

1260—1264 年)的判例集《名公书判清明集》也记载了不少南宋时期因在驿壁题写“鼓惑众听”等反

对意见的“远乡怪民” “乱政之人”遭到官府“戒约” “押出本县界”等惩处的案例。[10] 这从一个侧面反

映出驿壁作为一个地理特征较明显的媒介,成为在野的士人群体“发声”的场所。 官民之间的信息交

流虽然是不对等的,但在古代社会管控严密、信息上传渠道不畅的背景下,这也是现实存在的一种民

间意见表达方式。
有的驿壁诗如“官箴” “警句” “格言” ,题写在驿壁的显眼位置,有如当代的标语,让来往行人有

所警醒。 北宋赵令畤所著《侯鲭录》有载:“宗弟鹏举言,见一驿壁上有诗云:‘逢桥须下马,过渡莫争

船。’此征途药石也。” [11] 这既是在奉劝来往旅人要遵循安全行路的常识,也是在宣讲世事“莫争”的

哲理。 南宋“豪放派”词人张孝祥有一次途经江西萍乡,在一个无名驿站旁看到一棵百年杉树,凛然

有正色,有感而发,作了首“官箴诗”题在驿壁之上。 诗云:“此杉已百年,林立官道侧。 鬼神所呵护,
斤斧不敢迫。 爱此遗直姿,凛凛有正色。 未云支大厦,聊以荫行客。 作诗调令尹,为我驿壁刻。 但使

杉长存,悬知令清白。” [12] 张孝祥此举在于警示沿途官吏士子应像百年杉树一样保持“直姿” “正色”
“清白”的形象,自省自律,造福百姓。 由此看来,驿壁成为驿行者感慨世事、点评时政、直抒胸臆的一

扇窗口。
驿壁上的文字有些事关公益事务和公共管理。 北宋彭乘《墨客挥犀》说到大庾岭南北驿道往来

题壁者鳞次栉比:
有妇人题云:“妾幼年侍父任吴州司寇,既代归,父以大庾本曰梅岭之号,今荡然无一株,遂

市三十本,植于道之左右,因留诗于寺壁。 今随夫任端溪,复至此寺,诗已为圬镘者所覆,即命墨

于故处。”诗曰:“滇江今日掌刑回,上得梅山不见梅。 辍俸买栽三十树,清香留与雪中开。”好事

者因此夹道植梅多矣。[13]

一位北宋时的吴州司寇路过梅岭时不见梅,便买了 30 棵栽种在驿道两旁,并在驿壁上题诗记载。 多

年之后,当年跟他一起赴任的幼女已为官人妇,再次路过驿站,见父亲驿壁诗已被涂墙的人涂抹掉

了,便让人在旧处重新题写,并写了篇题记,记叙原委。 这一题记故事性强,既有父女之情,也有爱梅

之意,实乃一篇绝佳的“倡议书” 。 从实践来看,确实也取得了很好的倡导效果———“好事者因此夹道

植梅多矣” 。 而今梅岭多梅,或许得益于北宋这篇“倡议书” 。 这篇“倡议书”没有官方背景,受其触

动而“夹道植梅”的实践行动也纯属自发。 这从一个方面说明当时的大庾岭南北驿站人流量广、高端

人群多、关注度高,是一个拥有较大传播力和影响力的民间信息发布和交流媒介。
驿壁发布和传播的信息没有经过邸吏、访员、信使、提塘官、塘拔等专业人员的编辑加工和发行

传递,其内容生产过程不像邸报等媒介受到以定本为代表的朝廷管理制度的限制,而是由传者自发

题写发布,受众自发传抄转发,是一种兼具媒体公共性和社会化交流的信息传播模式。 相对于邸报、
宫门抄、揭帖、榜文等官方的媒介,驿壁这一媒介具有较强的公共性和地方性特点。 驿壁信息的受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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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经行驿站的士绅、犯官、流民、商贩、戍卒等不特定群体为主。 在信息传播方面,除了授权发布类似

《四时月令诏条》之类的官方通告外,驿壁上的文字大多是驿行者有感而发的针砭时弊之作,或目的

性、指向性较为明显的劝谕之作,其匿名性、草根性的特点较为明显。 以驿壁为中心形成的意见表

达,改变了传统的官民之间单向度的信息传播格局,打破了邸报等官方媒介对信息发布的垄断局面,
在一定意义上,驿壁得以成为社会的“公共读物” 。 在以驿壁为媒介进行的阅读和传播过程中体现出

的这种“公共性” ,以及驿壁上发布的某些信息内容具有批判现实的舆论监督意义,让它具有了哈贝

马斯所谓的“公共领域”的某些特点和雏形。
把驿壁媒介与地方性放在一个层面来思考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驿壁媒介自身的地域属性,

二是驿壁媒介与地方之间在文化心理层面体现的影响或互动关系。 在地域属性方面,驿壁固着在特

定的地理方位中,深深地打上了地方的烙印,像“褒城驿” “盂城驿” “鸡鸣驿”等驿站都与所在地名捆

绑在一起。 驿壁是驿站这一建筑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驿站又是特定的地理方位和周边自然环境中

的一个节点,因而作为信息传播媒介的驿壁离不开其所处的地理环境和空间背景。 驿站所在地的山

川草木也成为驿壁文字反映的对象,传者在驿壁上题写的诗文几乎都与所在地的山水景物、风土人

情有关,可以将其称之为“地方性媒体”或“地理媒体” 。 在文化心理方面,驿壁的地方性更多地体现

在驿行者对地名、地方和地方文化的感知上。 像“褒城”这一地名随着《书褒城驿壁》等文字流传下

来,甚至成为一个有特定含义的文化符号,驿行者或驿壁文字的阅读者在驿壁的题写或再传播中,感
受着“褒城”这一地名所蕴含的地理特征、地方特色和文化气息。 驿壁开辟了一块让行走在驿路之上

的人群感知地方的空间。 从前引张孝祥的驿壁诗和“官人妇”重题父诗两则例子可以看出,驿壁上发

布的信息,感言也好,议论也罢,大多是驿行者与其所处的世界和地理环境有关的第一手经验。 正如

加拿大地理学家爱德华·雷尔夫所说,这种展现地方的地理现象与日常生活经验之间关系的个人第

一手经验对地方来说具有决定性意义,时空以这种方式得以展开和承续。[14] 传者与受众在传播和阅

读驿壁信息内容时,加强了对地方的感知、想象和认同,亦即美籍华裔地理学家段义孚提出的“恋地

情结” ( topophilia)或“地方感应” 。[15] 用索杰的话来说,是“用不同的方式来思考空间的意义和意味,
思考地点、方位、方位性、景观、环境、家园、城市、地域、领土以及地理这些有关概念,它们组(构) 成

了人类生活与生俱来的空间性。” [16]

二、文化传播空间:诗文的媒介与地方文化的建构

古人有在名胜古迹、酒楼茶馆等公共场所墙壁上题诗留言的传统,所谓“素壁题诗” “雪壁题诗”
等,成了一种雅好和时尚。 在报刊等公共传媒还没有盛行的古代,驿壁成了文人墨客发表诗文、咏物

抒怀的“文学园地” 。
唐代的很多诗人都是行旅诗人,他们用诗来表达旅行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 杜甫有诗:“东

郡时题壁,南湖日扣舷。 远游凌绝境,佳句染华笺。” [17] 孟浩然也有“染翰聊题壁,倾壶一解颜” [18] 的

句子。 将白天远游途中吟成的佳句,晚上在驿站投宿时题写在驿壁上,已成为唐代诗人的一种文化

生活习惯,这也是独具中国文化特色的传播现象。 当然,这种传播方式也与中国古体诗词简洁精练、
朗朗上口的音韵美和汉字书法独具的形体美息息相关。 文学史上许多名篇佳作其实最初都是诞生

在驿壁之上,并通过南来北往的行人自发传抄而流传下来的,大多是文人灵感闪现,即兴口占之作,
有些甚至作者成疑。 宋代诗僧文莹编撰的《湘山野录》卷上记载了一首“不知何人写在鼎州沧水驿

楼,复不知何人所撰” [19] 的词作:“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 暝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 玉

梯空伫立,宿雁归飞急。 何处是归程,长亭连短亭。” [19] 又称:“魏道辅泰见而爱之,后至长沙,得古集

于子宣内翰家,乃知李白所作。” [19] 该词作艺术价值甚高,被誉为“百代词曲之祖” 。 有学者分析认

为,《菩萨蛮》是晚唐才出现的词牌,李白是盛唐诗人,不可能写出此词。 这一驿壁题词很可能是在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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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今湖南常德)沧水驿投宿的某位文人佚名之作,几经流传被后世托名在李白名下。 这首作者无法

考证的驿壁词作之所以备受推崇,可能是词中“何处是归程,长亭连短亭”表达的思乡情愫、旅途艰辛

激起了广泛共鸣。 这种羁旅之思是驿壁诗文的重要主题之一,并由此诞生了一个在中国文学史上占

有一席之地的特殊体裁———“驿壁诗” 。 成书于宋理宗年间的《玉林诗话》后散佚不传,现仅存佚文

共 29 条,其中就有“壁间诗”条目:“先君尝于逆旅间录一诗云:‘山行险而修,老我骖且羸。 ……’盖

学简斋诗法者,莫知为何人作也。” [20] 可见,古人虽有题写和传抄“驿壁诗”的风气,但“驿壁诗”大多

不署名,或为即兴所作、有感而发,或为记录见闻、针砭时弊,或为唱和应答、嘲谑戏语,大多是文人打

发旅途寂寥的闲题,因少了些功利心,反而是真情流露和实景写照。 清代文学家王士祯在其《香祖笔

记》中忆及年轻时赴京赶考途中常在驿壁题诗的事:
余自少年与先长兄考功,同上公车,每停骖辍轭,辄相倡和,书之旗亭驿壁,率不留稿。 诸同

人见之者,后在京师,往往为余诵之,恍如昨梦。 近见吴江钮玉樵(琇) 《觚剩》 亦载余逸句。 因

忆丙午自里中北上,戏题德州南曲律店壁一绝云:“曲律店子黄河崖,朝来一雨清风霾。 青松短

壑不能住,骑驴又踏长安街。”语虽诙嘲不足存,亦小有风趣,聊记于此。[21]

王士祯的驿壁诗“率不留稿” ,而“同人诵之” ,还有《觚剩》一书为之转载。 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

“驿壁诗”是如何传抄流布的。 绝大多数“驿壁诗”被岁月尘埃湮没不闻,像上面《玉林诗话》所引那

首“壁间诗”和王士祯晚年在笔记中追忆的那首绝句得以偶然流传下来的,只是凤毛麟角,尤显珍贵,
成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一项特殊的文化遗存。

上文所引《菩萨蛮》虽然很可能不是出于李白笔下,但李白确实也写过不少“驿壁诗” ,如那首著

名的《题宛溪馆》就是题写在安徽宣城宛溪旁边驿馆驿壁上的诗作。 王勃、杜甫、王维、孟浩然、白居

易等唐代重要诗人几乎都写过“驿壁诗” 。 刘洪生编著的《唐代题壁诗》一书共选唐代各类“题壁诗”
841 首。[22] 驿壁成了诗歌传播的重要载体和手段。 当然该书收录的“题壁诗” 是诗名或诗中明确表

明是题写在驿壁或寺庙、酒楼等墙壁上的诗,真正的题壁诗远不止这 841 首,像托名李白的那首《菩

萨蛮》就没有收录。 清代康熙年间奉旨编撰的《全唐诗》共收录唐诗 48900 多首,作者 2200 余人。 唐

代印刷媒体并不发达,也没有专门刊载诗歌的诗刊,作为中华文化瑰宝的这么大量的唐诗是怎么在

当时传播开来,并得以流传后世的呢? 驿壁无疑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传播媒介。 元稹在《白氏长

庆集序》中写道:“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
至于缮写模勒,炫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 [23] 由此可见在元稹生活的唐代,通过驿

壁题诗再口口相传和抄写刻印传播,十分风靡。 “唐代诗人在迁徙流转的过程中于驿亭邮壁所写之

自己诗作或友人诗作,即以驿站为传播源,成辐射状态广为传播,驿站便成为诗歌的中转站,发挥出

强大的传播功能,成为重要的诗歌集散地。” [24] 这是一种没有官方推崇和提倡,而是借助中国古代强

大的驿传系统衍生的自发性、民间性的文化传播现象。 在现代通信手段诞生之前,传播离不开交通。
英语传播一词“ communication”最初就曾被翻译成“交通” ,看来中国人在脑海里形成传播概念之前,
交通文化已根深蒂固。

驿站或驿壁并不只是对唐诗的发展和传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其实早在驿传制度确立时

起,驿壁就成了文化传播的媒介。 “驿壁诗”也不是在唐代才开始出现,有学者考证魏晋南北朝驿传

制度的发展促进了诗歌的异地传播和南北诗歌的交流,催生了“行旅诗” “送别诗”等诗歌体裁,“成

为唐宋时期繁荣的馆驿诗创作的先声” [25] 。 晋唐以下,驿壁诗和驿壁文学经久不衰。 清代查慎行有

一本诗集名为《题壁集》 ,收入他从北京南归途中纪行的 60 首诗。 他在诗序中写道,偕友南下,“日有

唱和,旗亭堠馆,污壁书墙,率多口占之作,本不足存,存之所以记行迹也。” [26] 驿馆的“污壁书墙”是

古代文人的情感寄托和交流平台,记录的是他们的萍踪浪迹和点滴所悟,传播的是亘古不变的民族

文化精神。 “我们读古人的驿壁诗,可以认识当时的世态人情,可以理解当时的时代精神,而驿传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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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行旅条件、乡土意识和文学情趣也都可以通过这些诗句得以反映。” [27] 驿壁搭建起具有地方特色

的文化传播空间。
用荷兰文化地理学者安西·帕西的话来讲,媒介可以成为地方和区域文化的创造者。[28] 驿壁在

这方面的作用尤其明显。 驿壁是驿站这一建筑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驿站又是特定的地理方位和周

边自然环境中的一个节点,因而作为信息传播媒介的驿壁离不开其所处的地理环境和空间背景。 驿

壁因其信息传播和文化对话功能成了所在驿站的一处人文景观。 驿壁的阅读空间是驿站,驿站固定

而封闭的空间、集体阅读的氛围使“观看题壁”转变成一种仪式化的文化接受行为。 “立马邮亭看题

壁,谁能不动故山情” [29] ,经停驿站的行人在驻足观看、欣赏驿壁上的诗文时达到一种审美的愉悦,
在亲身参与驿壁诗文的题写和传抄等信息生产和传播活动中,完成了以驿站为中心的地方文化———
驿壁文化———的创造。 驿壁文化体现了古代驿行者等特殊群体的审美情趣或价值观念,驿壁文化的

发展又与驿站所在的地理空间存在着特定的关系,有助于地方身份的强化和地方文化的构建。 驿壁

文化以诗文歌赋的形式,生动地描写沿途的地理风貌、民俗世情、幽怀意趣、苦旅乡愁,充分体现了媒

介地理学所关注的“人与空间的流动性和相互关系” [30] 。 驿壁上的诗词歌赋、传奇典故沿着驿站传

播开来,文化也在国家的疆域范围内流动起来。 驿行者在感知地理范围的现实空间的同时,探索文

化范围的想象空间。 很多以驿站为中心发展起来的地方文化至今仍是所在地的文化名片。 例如,河
南驻马店市驿城区、四川成都市龙泉驿区都将驿站文化作为地方文化的标志,江苏高邮市的盂城驿、
河北怀来县的鸡鸣驿城以及湖南祁阳市的浯溪碑林等与驿站、驿壁相关的遗址都是地方文化的集中

体现。

三、精神交往空间:跨时空的对话与地方共同体的想象

驿壁也是古代文人精神交往的媒介。 他们在驿壁上诗词唱和,神交倾慕,点评臧否,搭建起属于

自己的精神世界。
白居易与元稹通过驿壁交往,惺惺相惜的例子在古代文人交往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唐

宪宗元和四年(公元 809 年)三月,元稹以监察御史的身份被朝廷派往剑南东川巡察,行至陕西周至

县西南的骆口驿,在驿壁上看到了好友白居易等人的唱和诗,欣喜之余在旁边题写上自己的感悟:
“邮亭壁上数行字,崔李题名王白诗。 尽日无人共言语,不离墙下至行时。” [31] 在诗题下又写有题注:
“东壁上有李二十员外逢吉、崔二十二侍御韶使云南题名处,北壁有翰林白二十二居易题《拥石》 《关

云》 《红树》等篇,有王质夫和焉。 王不知是何人也。” [31] 这一方面说明当时文人盛行在驿壁题诗,并
互相唱和,交流情感,进行文化对话;另一方面也说明元稹本人在旅途中痴迷观赏“驿壁诗” ,将其当

作一种休闲消遣的方式。 不久,白居易又经过骆口驿,见到元稹的题壁诗,欣然写下一首《骆口驿旧

题诗》 :“拙诗在壁无人爱,鸟污苔侵文字残。 唯有多情元侍御,绣衣不惜拂尘看。” [32] 元和五年(公元

810 年)二月,元稹自剑南东川返回长安,经过武关时题了首《酬乐天武关南见微之题山石榴花诗》在

驿壁之上。 后来白居易来到此关,见到老友题写的诗,便又跟了一首:“往来同路不同时,前后相思两

不知。 行过关门三四里,榴花不见见君诗。” [33] 在交通和通信不发达的中唐,“驿壁诗”见证了元白二

人深厚的友谊。 他们跟驿壁有关的故事还没完。 元和十年(公元 815 年) ,元稹由江陵回长安,走到

蓝桥驿,题了一首《留呈梦得子厚致用(题蓝桥驿) 》的诗于廊柱,希望刘禹锡、柳宗元、李景俭路过此

驿站时能看到这首诗,与他唱和交流。 刘、柳、李三位诗人是否经过蓝桥驿,又是否见到了此诗已无

可考。 但白居易后来贬官南下江州时,路过蓝桥驿看到这首诗,感慨不已,写下《蓝桥驿见元九诗》 :
“蓝桥春雪君归日,秦岭秋风我去时。 每到驿亭先下马,循墙绕柱觅君诗。” [34] 这表明通过寻觅驿壁

诗来获知友人的近况和行踪,又通过在驿壁上题诗进行文艺切磋和情感交流是古代文人通常的做

法。 元稹刚被召回长安,又被贬为通州(今四川达州)司马,刚到通州界面,他在一个叫江馆的驿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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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憩时,偶然发现廊柱上题有白居易的诗,倍感亲切,当即写下一首《见乐天诗》 :“通州到日日平西,
江馆无人虎印泥。 忽向破檐残漏处,见君诗在柱心题。” [31] 元白二人通过驿壁题诗实现跨越时空的

精神交往和文化交流,也成就了文学史、文化传播史和文人交往史上的一段佳话。 像元白二人这样

通过驿壁诗进行交往的例子还有很多。 这种交往既有友人“同路不同时” 的惆怅,也有“见诗如见

君”的惊喜。 驿壁成了文艺切磋和情感交流的媒介和平台,虽然没有当前微信朋友圈的即时性,但却

有着相似的互动性。 此外,比微信朋友圈更多了些时间的积淀和情感的凝聚。
在逆旅之中,看到驿壁上旧友的名字和诗文,心底自然会涌起一股“他乡遇故知”的温情。 如武

元衡在《见郭侍郎题壁》诗中写道:“万里枫江偶问程,青苔壁上故人名。 悠悠身世限南北,一别十年

空复情。” [35] 欧阳詹在一次途经湖北秭归某驿站时,看到了亡友李观题写在驿壁上的诗句,不禁萌发

物是人非的感伤,在旧题旁题诗一首:“旧友亲题壁上诗,伤看缘迹不缘词。 门前犹是长安道,无复回

车下笔时。” [36] 驿壁成了超越时空阻隔的凝聚文化精神的物质存在,文人们以此为媒介实现心灵沟

通甚至生死神会。
驿壁的媒介作用不只提供了让旧友“聚会”的场所,也能让素不相识的文人因驿壁上文字传播的

信息而产生欣赏和共鸣。 据《耆旧续闻》记载:“ (姚嗣宗)尝题诗于关中驿舍,云:‘欲挂衣冠神武门,
先寻水竹渭南村。 却将旧斩楼兰剑,买得黄牛教子孙。’东坡见而志之,后闻乃嗣宗诗。” [37] 一个默默

无闻的“文学青年”的诗句只因“发表”在驿壁之上,竟然引起了大文豪苏东坡的关注。 《湘山野录·
续录》还讲述了“姚嗣宗奏补职官”的故事:“朝廷方羁笼关豪之际,嗣宗也因写二诗于驿壁,有‘踏碎

贺兰石,扫清西海尘。 布衣能效死,可惜作穷麟’ ,又一绝‘百越干戈未息肩,九原金鼓又轰天。 崆峒

山叟笑不语,静听松风春昼眠’之句。 韩忠献公奇之,奏补职官。” [19] 姚嗣宗因题写驿壁上的两首诗,
竟被破格提拔任用。 这说明在古代处于交通要塞处的驿壁是传播力很强的媒介,在上面发表作品可

以极大地提高本人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宋代思想家朱熹在《题袁机仲所校参同契后》一文中提到了自己与驿壁诗的渊源:

予顷年经行顺昌,憩筼筜铺,见有题“煌煌灵芝,一年三秀。 予独何为,有志不就”之语于壁

间者,三复其词而悲之,不知题者何人,适与予意会也。 庆元丁巳八月七日,再过其处,旧题固不

复见,而屈指岁月,忽忽余四十年,此志真不就矣。 道间偶读此书,并感前事,戏题绝句:“鼎鼎百

年能几时,灵芝三秀欲何为? 金丹岁晚无消息,重叹筼筜壁上诗。” [38]

一个名叫筼筜铺(现属福建南平市延平区)的驿壁上无名氏题写的 16 字牢骚话,竟然让朱熹感同身

受,产生强烈共鸣。 40 年后再次经过此驿铺时还特意去寻找“旧题” ,并深有感触地写下一首绝句作

为回应。 驿壁成了文人们内心情感寄托和交流的重要媒介,通过这一媒介,相识的、不相识的文人们

在匆匆旅途之中实现精神交往和思想共鸣。
驿壁为古代文人们搭建起一个在身边的、面对面的社会关系之外的另一个虚拟的社交平台。 文

人之间依托驿壁进行平等的、自由的文化对话。 一个个驿站以点线连接的方式拓展了驿壁媒介覆盖

的地理空间,以“共时并置”的方式呈现不同的景观、情感和思想,带来同时代人跨越地域、超越空间

的深度心灵共振和文化交流。 而以他者身份参与阅读的后时代人则获得一种“多样化的感同身受的

体验” ,有学者将这种传播效果称之为“共时性并置思维运用于媒介传播所带来的奇观效应” [39] 。
作为一种地理媒介,驿壁对于地理的反映并非通过地名、方位或地理风貌来机械地再现,而是从

对远方亲友的思念、故园故国的归属感、不同地方文化的交流碰撞等层面展开空间意义的建构。 这

种建构很多时候是通过文化交流和精神交往活动实现的地理想象。 驿壁信息内容所再现的形象,更
多是在人们观念层面产生影响。 其中有关驿站及其周边景观的描写能够刺激驿行者“地方共同体”
的想象,用现在的话说,驿壁在驿行者心中构成了某种文化特质较为稳定的“地理信息表征系统” 。
驿壁可以形成某种文化意义共享的地理空间。 这也是元稹、白居易等文人通过驿壁交往的意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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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姚嗣宗因驿壁题诗被赏识提拔、朱熹对无名氏题诗惺惺相惜等,也说明文人之间通过驿壁实现

的精神交往,依赖于驿壁作为地理媒介的实体形式,也依赖于驿壁符号化的文化传播功能。 通过驿

壁的承载和传播,才能使抽象的意义具有可表征性和可传播性。 驿壁成了熟人相遇或陌生人“相识”
的聚居地。 可以说,一块驿壁不仅仅是一块具有自身实体空间的“地方” ,还在驿行者心中构建起一

块充满文化元素和心理期待的想象空间。

四、结语

20 世纪 80 年代,西方新文化地理学者提出的空间理论的一个重要意义便是认为空间生产是一

种媒体和社会实践的结果。 作为一种媒介属性与社会实践结合的“空间生产” ,围绕驿壁的传播活动

依托覆盖全国疆域各个角落的驿传系统而展开。 驿壁让成千上万的陌生人在不同时空完成一种共

同阅读的“仪式” ,实现意见的表达、文化的凝聚和精神的交往。 驿壁是不能移动的,但传播驿壁上文

字和信息的驿传交通却是移动的。 戴维·莫利和凯文·罗宾斯等西方媒介地理学者将关注点聚集

在电子媒介如何构建日常现实地理与虚拟地理的新体验。 其实在电子媒介和近代新式地图出现之

前,这种既打上驿站当地人文地理印记,又经由受众传抄、吟唱、刻印,实现跨地域的信息扩散和文化

传播,不仅改变了人们对地理空间的想象,还促进了文化本土性的构建。 驿行者在“长亭连短亭”的

行走中,进行着日常现实地理的感知和对未知地理的想象和期待。
本文以留传至今的古人驿壁诗文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从中窥探古人借助驿壁这一“空间过程的

媒介”展开的意见表达、文化传播和精神交往,并将这些社会行为作为一种体现“媒介—人—地理”互

动的“空间性实践”来探讨其背后的文化意义。 我们可以发现,驿壁的传播活动与地理时空之间存在

一种既相互影响又相互依存,既相互照应又相互生产的关系。 驿壁这一媒介既是所属的驿站及其周

边地理空间的产物,也在对所属空间进行媒介化的解释。 每一块驿壁都是独一无二的媒介存在,它
强调了其所在驿站独有的“地方感觉” ,形成了特定的空间感知和想象,凸显空间媒介化的特征。 随

着时间的流动,驿行者穿行的空间不断变化,与空间直接关联的地方———驿站也在时间的流逝中更

迭变换,人文内涵丰富的景观在驿壁媒介的呈现下新意迭出。 在充满张力的“媒介—人—地理”的理

论框架下,可以绘制出一幅幅包含职业、阶层、权力、种族、审美情趣等要素的“意义地图” 。 驿壁加深

了驿行者与媒介之间的“混沌纠缠关系” ,驿行者不再只是被动接受信息内容的受众,而是深度地参

与了信息内容的生产与传播。 从这个意义上说,驿壁具备澳大利亚文化学者斯科特·麦夸尔提出的

“地理媒介” ( geomedia)与地理空间耦合和以人的行动赋予空间以“公共性”等特征。[40] 驻足在驿壁

之前阅读驿壁诗等信息内容,是一种典型的“仪式观看” 。 以驿壁为核心形成了一个新的公共空间,
体现着一种情感共识强度较大的“在场性” ,营造出一个“天涯若比邻”的“熟悉的陌生人社会” 。 在

不同的时间,驿行者以驿壁为媒介“共享”一个经由他们自己不断改变的“公共空间” ,在诗文往来的

直接互动和评论、传抄等间接互动中,分享特殊的共同经验,新的共识感得以形成。 围绕驿壁展开的

所有传播实践一方面增强了驿行者在空间移动中建立和维系他们与远方朋友或虽未谋面但神交已

久的“朋友”的联系;另一方面,在阅读、题写、赞赏、传抄等活动中重新建立起新的社会关系,锚定驿

行者与“这里”和“此时”的联系,建立起对驿行地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本文从媒介地理学的视角对驿壁媒介的精神交往和地理想象进行考察,更多的是从精神交往和

文化建构方面展开论述,主要依托现存的古代诗文资料。 囿于实物资料的缺乏,本文对古代驿行者

地理空间想象的论述仍较薄弱,还有待进一步的实证研究和科学考证。 驿壁作为一种地理媒介,是
如何在驿行者心理层面实现空间想象的? 这种空间想象与精神交往又有什么样的联系? 驿行者的

空间想象除体现在驿壁诗文的传播这一文化传播层面,是否在社会、政治等层面产生了更深层次的

意义? 这些都有待后续研究者展开进一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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